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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提要

本书是反映清末商场、官场生活的两部谴责小说的合集。《蜃

楼志》描写了清乾嘉时期岭南地区的社会现实生活，塑造了丰富多

彩的人物形象，其中既有贪官污吏、洋商买办，又有帮闲篾片、江洋

匪盗，爱情悲剧也写得很有韵味。小说文笔俏丽简洁，含蓄隽永。

被誉为开清末谴责小说的先河。

《市声》以清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上海为背景，集中表现了工

商业者的生活和心态，着力描绘了一幅商界、官场的群丑图。本书

是晚清小说中仅有的一部以商界为题材的小说，独具特色。揭露

世态龌龊，颇为深刻。



主要人物表

金罗章! ! 字仲华，棉纱厂总办。
钱! 清! ! 号伯廉，苏州人，为金罗章任用收购棉花，因作弊被辞

退后到张老四的茶栈管帐，同时在李言的“惠商收茧

行”中作事，后自开茶叶店。

周仲和! ! 申张洋行买办，后因作弊被辞退；祥和绸缎庄主人，钱
清的朋友。

范慕蠡! ! 华发铁厂老板。
张老四! ! 茶商，范慕蠡的朋友。
孙! 新! ! 字拙农，无锡茶农，会用科学方法养蚕。
李! 言! ! 字伯正，扬州人，大豪商。
陆同山! ! 钱清在“惠商收茧行”中的同事，后在李言建造机器织

绸南北两厂时任北厂总办，被钱清顶替。

萨大痴! ! 钱清在“惠商收茧行”中的同事，钱清伙同他和陆同山
等共同作弊。

王小兴! ! 钱清内弟，到上海后在钱清的茶叶店中做管帐先生，后
挟款出逃。

刘浩三! ! 江西南昌人，秀才出身，曾在国外留学三年，穷困无着，
到上海后投奔范慕蠡，协助范筹办尚工学堂。

汪步清! ! 土地买卖的掮客。
吴和浦! ! 土地富商。
阿大利! ! 因在租界担粪、做粪头致富，并和妻子开粪厂。
粪太太! ! 阿大利的妻子。



王香大! ! 花匠，因种花致富。
古! 奇! ! 字仲离，称古老三。
尚小棠! ! 古奇朋友。与古奇一道，在汪步清捐官时对其行骗。
单子肃! ! 汪步清的旧友，买泐洋行买办。
陆襄生! ! 候补知府，广西到上海采购军装的委员。
鲁国鳌! ! 字仲鱼，二品直隶候补道，到上海采购军装。
萧抗觉! ! 骗子，伙同他人诈骗了鲁国鳌。
余知化! ! 农民，自造农机具，并有意在农村推广。
杨必大! ! 字成甫，浙江杭州钱塘人，东京职工学堂毕业生。
杜海槎! !“开通新社”干事员，牖智学堂毕业，曾在东洋学习工艺

三年。汪步清的朋友。

许晴轩! ! 通瀛织布厂总收支，单子肃的朋友。

市! ! 声



目! ! 录

第 一 回! 折资本豪商返里! 积薪工贫友登门 （"#$）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 二 回! 备酒筵工头夸富! 偷棉纱同伙妒奸 （"%&）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 三 回! 办棉花赚利壮腰缠! 收茧子夸多合股份 （"%#）⋯⋯⋯⋯⋯⋯

第 四 回! 话蚕桑空谈新法! 查帐目访悉弊端 （’()）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 五 回! 还花银侠友解囊! 遇茶商公司创议 （’(#）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 六 回! 扬州府豪商出世! 上海滩茧市开盘 （’"&）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 七 回! 九五扣底面赚花银! 对半分合同作废纸 （’"%）⋯⋯⋯⋯⋯⋯

第 八 回! 诸茶商讲求新法! 小席伙独积薪工 （’’*）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 九 回! 念贫交老友输财! 摇小摊奸人诱赌 （’)"）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 十 回! 靠戚眷浪子得安居! 进箴规世交成隙末 （’)$）⋯⋯⋯⋯⋯⋯

第 十 一 回! 王小兴倒帐走南洋! 陆桐山监工造北厂 （’&’）⋯⋯⋯⋯⋯⋯

第 十 二 回! 改厂房井上结知交! 辞茶栈伯廉访旧友 （’&+）⋯⋯⋯⋯⋯⋯

第 十 三 回! 说艺事偏惊富家子! 制手机因上制军书 （’*(）⋯⋯⋯⋯⋯⋯

第 十 四 回! 工师流寓出怨言! 舆夫惑人用巧计 （’**）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 十 五 回! 兴工业富室延宾! 掮地皮滑头结客 （’*%）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 十 六 回! 赔番菜买地又成空! 逃欠户债台无可筑 （’+&）⋯⋯⋯⋯⋯⋯

第 十 七 回! 专利无妨营贱业! 捐官原只为荣身 （’+#）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 十 八 回! 开夜宴老饕食肉! 缝补子贫妪惊心 （’$"）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 十 九 回! 大请客逼走蠢夫! 巧骗钱愚弄傻子 （’$*）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 二 十 回! 逞凶锋悍妇寻夫! 运深谋滑头掮地 （’$%）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二十一回! 为捐官愿破悭囊! 督同伙代售湿货 （’#*）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二十二回! 卖贱货折却倘来资! 得主顾欢迎上门客 （’#%）⋯⋯⋯⋯⋯⋯

第二十三回! 大资本加捐大头衔! 假性情暗换假官照 （’%)）⋯⋯⋯⋯⋯⋯

第二十四回! 争戒指如夫人动怒! 垫台脚阔门政宴宾 （’%$）⋯⋯⋯⋯⋯⋯

第二十五回! 炫东家骗子吹牛皮! 押西牢委员露马脚 （)("）⋯⋯⋯⋯⋯⋯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二十六回! 办军装太守开颜! 送首饰商人垫本 （"#$）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二十七回! 谈交易洋行爱国! 托知音公馆留宾 （"%#）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二十八回! 穆经理行踪诡秘! 萧翻译酬应精明 （"%&）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二十九回! 脱手失官银委员遇骗! 从容开货价买办知机 （"%’）⋯⋯⋯⋯

第 三 十 回! 谈骗局商界寒心! 遇机工茶楼把臂 （"("）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三十一回! 刘浩三发表劝业所! 余知化新造割稻车 （"()）⋯⋯⋯⋯⋯⋯

第三十二回! 农务机千塍并举! 公司业两利相资 （"""）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三十三回! 留学生说明实业! 小富翁信用高谈 （"")）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三十四回! 扶工业高人远见! 派捐资财虏潜逃 （"&"）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三十五回! 卷烟厂改良再举! 织布局折阅将停 （"&)）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第三十六回! 提倡实业偏属乡愚! 造就工人终归学业 （"$"）⋯⋯⋯⋯⋯⋯

市! ! 声



第! 一! 回            折资本豪商返里! 积薪工贫友登门
! ! 陶!顿"今何在？只!#般$员规方矩，千年未改！谁信分功传
妙法，利市看人三倍%？但争逐锥刀&无悔。安得黄金凭点就’，向

中原淘尽穷愁海？剩纸上，空谈诡。饮羊饰彘(徒能鬼，又何堪欧商

美贾，联镳方轨)？大地英华销不尽，岁岁菁茅包匦*+,。有外族持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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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———即陶朱公范蠡，春秋末政治家，曾帮助越王勾践灭

吴国，后到陶（今山东省定陶一带）隐居，改名陶朱公，以经

商致富。

顿———即猗顿，战国时大商人。

!（"#$%，音垂）———相传尧时巧匠名，一说黄帝时巧匠名。
般———即鲁般，又称公输盘，春秋时鲁国人。

利市看人三倍———《易·说卦》：“为近利，市三倍”，后演

化为成语“利市三倍”，形容买卖获得厚利。

争逐锥刀———小利上争逐、计较。

黄金凭点就———成语有“点铁成金”，这里指轻易获得巨额

财富。

饮（&’(，音印）羊饰彘（ )#’，音至）———指商人的欺诈行为。
饮羊，把羊饮饱以增加重量，彘，猪。

联镳（*+,-，音标）方轨———车辆往来频繁。联镳，马并行；
方轨，车并行。

菁（ ./(!，音京）茅包匦（!$0，音鬼）———匦，匣子，小箱子；
菁茅，一种茅草，古代祭祀时用来滤酒。《尚书·禹贡》：

“包匦菁茅。”意指把菁茅用匦装起作为贡品。



为宰!，榷税"征缗#成底事$？化金缯%十道输如水。问肉食&，

能无愧？

这一首“贺新凉”’词，是商界中一位忧时的豪杰填的。这豪杰姓华，名

兴，表字达泉，浙江宁波府鄞县人氏，世代经商为业，家道素封(。只因到得达

泉手里，有志做个商界伟人，算计着要合洋商争胜负时，除非亲到上海去经营

一番不可。他就挟了重资，乘轮北溯，及至到得上海，同人家合起公司来。做

几桩事业，都是极大的成本，就只用人多了，未免忠奸不一，弄到后来年年折

阅)，日日销耗，看看几个大公司支持不住，只得会齐了各股东，把出入款项帐

目，通盘结算，幸而平时的生意还好，不至再要拿出银子去赎身。但是生生把

百万家私，折去了九十多万，所存五六万银子，想留着做个养命之源，不敢再谈

商务了。

当下收拾余资，赶紧搭船回家。达泉虽然是已经败落的豪商，那气概依然

!!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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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筹为宰———主持分配。筹，古时竹制的计数工具；宰，主

持分配。

榷（"#$，音却）税———税收专管。榷，专营，专管。
征缗（%&’，音敏）———征取钱税。缗，串钱的线，引伸为钱
串。

底事———什么事。底，什么，何。

缯（()’!，音增）———丝织品的总称。
肉食———享有奉禄的官吏。肉食，即指肉食者。

贺新凉———词牌名，又叫贺新郎、乳燕飞、金缕曲等。

素封———无官爵封邑而与之同样富有。《史记·货殖列

传》：“无秩禄之奉，爵邑之入，而乐与之比者，命之曰素

封。”

折（*+,，音舌）阅———折本，亏本。语出《荀子·修身》，
“故良农不为水旱不耕，良贾（!-，音古）不为折阅不市，士
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。”



阔绰。轮船上的买办!，本是认识的，不消说异常的恭维他。他也阔惯的了，

那肯露出一些穷相来，所以这番回家，仍旧写了大餐间"票子。到得船上，迎

面遇着一位邻居，这邻居姓鲁，名学般，乳名叫做大巧，向来做木匠的。只因他

为人老实，人家造房子，都要请教他，他总不肯多赚人家的钱，因此不断的有主

顾。手里头略略积聚些钱。因见他朋友们，都在上海得意的多，他也就合人结

伴，到上海顽一趟。谁知辗转入了工党#，居然做到木工头，从此发了些财。

又读过一年外国书，合外国人盖造洋房，也能对付得来，而且听人讲过外国故

事不少，才知道自己这般行业，不算低微，只可惜不如外国人的本领大，有些抱

愧。这时赚足了洋钱，回家度岁$，可巧合华达泉同船。达泉虽是个富翁，一

向待人是极谦和的，所以合大巧认识。

闲言休絮。当下二人见面，达泉满肚皮的牢骚，正想有个同乡谈谈，聊舒

郁结%，就留大巧在大餐间住。大巧不肯。达泉不由分说，叫仆人把他行李搬

来。大巧只得合他同住。闲话时，大巧自然知道达泉折阅的事，不免问个细

情。达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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买办———旧指为外国资本家服务的中间人或经理人；在轮

船上管理货运的人，也称买办。

大餐间———轮船的头等舱位。

工党———这里指做工的人的群体。党，古代地方行政管理

组织，五百家为党。后引申为亲族、朋辈、群体等。

度岁———过年。

聊舒郁结———姑且舒发一下心中的郁闷。聊，姑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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叹道：“中国的商家，要算我们宁波最盛的了。你道我们宁波人，有什么本事

呢？也不过出门人喜结成帮，彼此联络得来，诸般的事容易做些。外省人都道

我们有义气，连外国人都不敢惹怒我们。你看四明公所那桩事!，要不是大家

出力，还能争得回来么？果然长远不变这个性质，那件事做不成吗？如今不须

说起，竟是渐不如前了！我拿银子同人家合了几个公司，用的自然是同乡人

多。谁知道他们自己做弄自己，不到十年，把我这几个公司，一起败完。像这

样没义气，那个还敢立什么公司？做什么生意？想要商务兴旺，万万不能的

了！要知道一人弄几个非义之财，自不要紧，只是害了大众。一般的钱，留着

大家慢慢用不好么？定要把来一朝用尽，你道可恼不可恼！”大巧道：“这话不

错。我想我从前在家里的时节，也就只不肯分外赚人家的钱，所以人都信服

我，不断的有生意；到得上海，人家也是看我来得老实，推我做了工头，一般的

赚了洋钱不少。我的意思：是要吃千日饭，不吃一日饭的。”达泉道：“你这主

意，就不错，都像你这样，不但工头可以做得，就是大铺子的掌柜，大公司的总

办，都可以做得。我早知道，应该请了你，倒不至于有今日！”大巧惶恐道：“我

不过知道做木匠罢了。虽然略识得几个字，懂得些乘法归除，那里能做什么掌

柜、总办？”达泉道：“你也不须过谦，如今上海做掌柜做总办人的本领，也不过

同你一样。我听说外国大商家，还全靠着工人哩！”大巧道：“那倒不然。我听

说他们商家，是靠着工人制造出那些熟货来，并不是靠他来办事。况且他那些

工人，都是学堂里学出来的，自然高明得极。我们那里及得来？”达泉道：“怪

道我听人说，报上载的，我们京城里开了什么工艺局，还有什么实业学堂，只怕

我们经商的，也要学学才是。我一些不知道这蹊径，难怪折阅偌大本钱。我回

!"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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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四明公所那桩事———四明公所在旧上海县城北门外，是宁

波旅沪同乡的会馆。法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划定“租界”后，

于同治十三年（"#$%）及光绪二十四年（"#&#），先后借口
筑路及公所所有地未确定等理由，用武力拆毁公所墙垣，

又要求将所内义"迁让，并两次枪杀我国同胞，遭到旅沪
宁波人士的反对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法帝国主义的群众

运动。



家去，倒要拼几位财东，开个商务学堂才是。”

二人一吹一唱，极有情趣，倒像那渔樵回答一般。大巧是跷起一条腿，擦

根自来火，吸着“品海”!香烟。不一会，侍者开出大菜来。达泉让大巧上坐同

吃。大巧觉着样样可口，吃完不够，又不好意思说，被达泉看出，叫侍者添了两

分牛排，半个面包，大巧方能吃饱。

宁波船走得极快，次早已到码头，大家收拾上岸。大巧自回家去不提。达

泉踱进门时，就有他管帐先生出来迎接，问起情由，达泉一一说了，便长吁短

叹，满肚皮不舒畅。那管帐先生劝道：“东翁"不须着急，生意是不怕折本，只

怕收摊。我替你算算，除了这次带回的六万银子不算外，家里还存金子二千两

光景，田地房产，只算是呆的#，不去说它，家乡两爿当铺，一爿汇兑庄，都是极

好的生意，一年还有一两万银子的出息。如今省吃俭用，不上三四年，你又足

有本钱，可以指望兴复。但是，东翁，你开口闭口的，要合洋商斗胜负，这是个

病根。如今洋人的势力，还能斗得过吗？杭州的胡雪岩$，不是因此倒下来的

么？东翁，你那本钱，及不来%他十分之一，如何会不吃苦头呢？如今做生意，

是中国人赚中国人的钱，还要狠狠的拿些本事出来哩，那能赚到外洋人的钱？

难怪要折本哩！”达泉嘿嘿不语，自己发愤，请了一位先生，教他字目。不上三

年，居然通透，觉得有无限感慨，所以填了那首“贺新凉”的词。随即开了个商

务学堂，想培植几位商界通材，改革历来的弊病，这是后话。

再说大巧回到家中，他那老婆，正踏了一部缝衣机器，在那里缝衣，见他回

来了，一时不肯放手。大巧笑道：“我如今洋钱多了，你也不须这般辛苦了。”

他老婆答道：“你洋钱多，也不干我事，这做下来的钱，是我自己用的；再者也

好替孩子们添置些衣履，钱还嫌多吗？”大巧道：“你这么辛辛苦苦，每天有得

做，一月也好见几个钱？”他老婆道：“要不断有得做时，每月也好见一二十块

洋钱。”大巧吐吐舌头，暗道：“我从前做小工时，总算生意好，每月也只弄到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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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品海”———一种香烟品牌。

东翁———东家。东翁是对东家的尊称。

呆的———这里指停滞不能流通的财产。

胡雪岩———清代杭州著名金融巨商。

及不来———比不上。



吊钱；她这一部机器，足抵我两三人的工，到底是外国人巧哩！”只得随他娘子

做去。他却逗着自己五岁的孩子，顽耍一会儿。他老婆下了机器，量三升米，

跑到井上去淘了，跟手就到灶下煮饭。大巧打开箱子，取出两块洋钱，在街上

兑了一块，买了些鲜蛏回来，叫他老婆烫着吃。果然家乡的饭，比外面香得许

多。饭后，他老婆闲着问道：“你卖弄钱多，到底今年赚到多少？”大巧道：“不

说瞎话，我足足剩回来一百块洋钱光景。”他老婆抿着嘴笑道：“我道你不曾见

过世面，只不过一百块洋钱，就说如今洋钱多了。街头王老大，在纱厂里的，他

一年，要寄回三四百块洋钱哩！他那妻子，从头上看到脚上，那一件不是新的？

前天我见她穿了件灰鼠皮背心，黑湖绉!的面子，真是簇新的，叫人看得眼热，

只怕值几十块钱哩！还有胡大叔，在丝厂里的，也很阔哩！你那里算得有

钱！”大巧道：“我才回家，你就抢白我。要知道他们那种钱，我是不愿意赚的。

王阿大当了工头，把人家的棉花哩，纱哩，一束一束的，偷出来卖钱；胡老刁的

偷丝，上海滩上，那个不知道？我是规规矩矩，把气力换钱的，自然及不来他

们。但是家里过得安稳些，到底病痛少些。王阿大去年一个好好的儿子死掉

了，这不是个报应么？”他娘子听他说出这些迂话来，别转头不理，自去理好机

器缝衣。

大巧住的房子浅窄，门口是沿街的。三个同道中的朋友，可巧门前走过，

瞥眼见着道：“大巧，回来了么？恭喜你发财！”大巧只得招呼道：“请里面坐。”

你道那三人是谁？原来一位是张漆匠阿玉；一位是红木作的周子明；一位是藤

椅铺的陈老二。当下三人入内，见了鲁大嫂，叉手叉脚的坐下。大巧问问他们

生意怎样，都说还好。坐不多时，硬要拉着大巧去打牌。大巧的老婆道：“三

位伯伯，他是不会打牌的。前年一场牌，输了八角洋钱，年夜还不出，几乎合人

家打架，硬把我一副银环子抵给人家，这才没事。如今伯伯拉他去打牌，要是

他输了，我没有环子再抵，不是白白的么？”张阿玉嘴快道：“大嫂不须着急，鲁

大巧比不得从前，如今是在上海发了财的了，还要替大嫂打副金环子哩！”不

由分说，拉着大巧的手，一路笑着去了。大巧听他老婆嘴里咕噜，不知骂的什

么。阿玉道：“今朝我们好运气，正在三缺一，却好遇着了一位财神，我们也不

想多赢，每人两只洋，做个见面礼吧。”大巧道：“休要拿得这般稳。我如今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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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滩上，麻雀!也不知打过几百场，从来也没输到一底，只怕碰巧还要赢几

场哩！你们算计我的洋钱，不要被我赢了来，这是论不定的。”子明道：“闲话

少说，赶紧上场去吧！今天到那家去呢？”老二道：“金大姐家里稳便些，有这

么块把洋钱的头钱，她就很巴结的。”阿玉道：“你只记挂着金大姐，我偏不要。

今天是素局"，就在舍下吧，我也不为你们备什么菜，头钱抽一成便了。”老二

大喜道：“只是要阿嫂费心不当。”

当下大家走到阿玉家里，他老婆正在那里做缎帮红鞋子，预备新年时穿

哩；见他男人领着许多伯伯叔叔来了，笑着站起来避到后面去了。原来张阿玉

家门口是嫁妆店，排满的红漆盆儿、青漆桌儿等类，却有半间房子空着，摆个小

帐台。后进两间，一是住房，一是一隔两间，半间做灶间，半间接待客人。四人

走入后进那半间里坐下。阿玉叫他老婆去烧茶，又道：“这几位都是我的知己

朋友，用不着避的。”他老婆扭扭捏捏的走了出来。阿玉调开桌子，取出一副

黑背的麻雀牌来。上场，大巧大赢，四圈下来，已赢到一底多了。谁知第二圈

换了坐位，老二做了阿玉的上家，阿玉一副束子一色，九束开扛，听的是一四束

对碰。老二不该发出一张绝一束，阿玉把牌摊下一算：九束十六副，一束四副，

三十副底子，三抬二百四十副。子明跳起来，怪老二不该乱放。老二道：“这

一束是熟张，大巧才发过的。”没得话说，大巧是庄家，要输四百八十个码子。

从此风色不利，一直输下去，结帐一元一底，大巧整整的输到一元二角。阿玉

道：“何如？我说你要送几文见面礼！”大巧满心不服气道：“停几天再来，我定

然翻得转，这叫做阳沟里失风了#。”说得大家都笑了。阿玉很得意，自己到街

上去买酒买菜，请他们吃晚饭。一会阿玉回家，他老婆的饭菜可巧做得停当。

老二帮着她端菜端饭。阿玉道：“老二，你歇歇吧，不劳你费心，应得我来才

是。”老二回得好道：“我们一家人，这有什么客气呢。”当下烫好酒，大家畅饮

一阵。大巧把输帐结清，自回家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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麻雀———麻将。

素局———不用娼妓相陪的酒席；这里指不用娼妓陪伴的赌

局。

阳沟里失风———比喻在小处出了意外。阳沟，明沟；失风，

翻船。



看看年关紧逼，大家小户，都有收帐的走来讨帐，只大巧是从不欠帐，都是

现钱买物的，所以脱然无累。只是这几天探望不得朋友，为什么呢？收帐的朋

友，自然是忙；那欠债的朋友，没得钱，还只好在外面躲避着，所以找不到朋友。

大巧知道这个缘故，只得天天在家里合小儿子逗着顽。

宁波的乡风，也自然要送灶请财神的，大巧买了一个猪头，一尾活鱼，祭了

财神，大块的肉，拖拖拉拉吃个饱。想起家乡年景，有两年没看见了，不由的顺

脚走到热闹地方，东张西望，散散闷。忽然迎面遇着一位旧时朋友，穿件破布

棉袍子，身上尽着发抖，见了大巧，叫道：“哎哟！鲁大哥，久违了！我听说你

回家，正要来探望你，偏偏穷忙，没得一些空儿。”大巧认得他是打锡器的余阿

五，便道：“老五，你生意好么？为什么弄到这个模样！”阿五红了脸道：“鲁大

哥，不要说起，生意怕不好，只是我自从秋天一病卧床，直到腊月初才能支着起

来，走到店里，东家嫌我懒，被他回绝了。我宕空了这几个月，没得一文钱到

手，指望生意仍旧，支用几文薪工，又被东家辞了。我弄得当尽卖绝，眼看着家

里的妻子，都要饿死，只得学那没出息的人，出来找几处认识的铺户里，乞化些

钱米度日。今天三十夜了，鲁大哥，实在饥寒难当。我听得有人说起你发了

财，可怜我们交好一场，你救我一救吧！”不知鲁大巧如何回答，且听下回分

解。

第! 二! 回            备酒筵工头夸富! 偷棉纱同伙妒奸
! ! 却说大巧听了余阿五一片乞怜之词，未免恻然!动念，嘴里却不肯就答应
他，半响道：“我也一般穷困，那曾发财，只比你略好些罢了。我身边带有三角

洋钱在此，你且拿去度过今年，开春再想法子。”原来阿五穷到三文五文都要

的，如今有三角洋钱给他，岂敢嫌少，便接在手里，千恩万谢的去了。大巧别了

阿五回家，一路思忖道：“做手艺的人，不要说懒惰荒工"，就只有点儿病痛，已

是不了，可惜没做外国人。我听说美国的工价，那制铜厂里每天做十个时辰

工，要拿他三块多钱；做靴子的工人，一礼拜好赚到二三十元。走遍了中国，也

没这般贵的工价，所以人家不愁穷，我们动不动没饭吃。今天不出门，倒没这

事，我也太自在了，应得破些小财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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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巧慢慢寻思，不知不觉已踱到家门口，才跨进门，只见陈老二坐在那里，

见大巧回来，起身招呼道：“你到那里去这半天？我等了你多时了。”大巧心中

诧异，不免问道：“老二，你什么事？大年三十，不在府上请财神，难道还有工

夫打牌吗？”老二道：“不瞒你说，我是躲债来的。你肯借给我十块钱，我也就

好回去了。”大巧道：“这又奇了！你做的手艺，总要算得独行，如今上海的藤

椅，销场很大；而且都是好价钱。你手法又精工，做又做得快，宁波城里算得第

一把手了，难道赚的钱还不够用，弄到欠债么？”老二道：“你只知其一，我们这

行生意，前几年本来极好，如今会做的人多了，到处开的藤椅铺子；再者这种物

件，除非有钱的人，贪图舒服，买几张躺躺；将就些的人家，谁稀罕要买这个？

大约不管那种物件，要不是人人离不了的，虽说做得可爱，总不过一时的畅销，

过后就渐不如前了。我们这生意虽然还不至此，但是冷热货，没销场的时多，

就算赚得几文，是不能刻期的。我店里有一个多月没见一个主顾跨进来，以致

欠了人家二三十块钱的债。好阿哥！你肯借给我十块钱，我拿去将就过了这

个年，忘不了你的好处！明年一有生意，就好归还的。”大巧心上倒也肯借，为

什么呢？知道他这生意是靠得住有的，只碍着老婆不肯，不好答应。搁不住老

二会说，一会儿恭维，一会儿嘲笑，弄得大巧不能不答应他。当下约定了，尽正

月半前归还，然后立了契据。大巧取洋给老二时，却好他老婆已到邻居家里闲

耍去了。

陈老二得他这注借款，回家点缀!过年，自然心满意足。只是大巧吃了苦

头，他老婆回来，查点洋钱，登时少了十块三角，不由的细问精节。大巧一一说

了。他老婆那里肯信，道：“你一定是赌输了！什么阿金家里，阿银家里，都论

不定的。”大巧道：“真是冤极！我何尝认得什么阿金、阿银，这是你肚里捏造

出来的。你看，这不是借据么？不瞒你说，陈老二生意不好，来我们家里躲债，

这是你知道的。我原不打算借给他，只因他涎皮老脸的缠不清。你又不在家，

没得个推托，只得答应写下笔据，言明正月十五前归还的。”他老婆道：“你这

话越说越奇，你做好人，把我来推托，出我的坏名头。你合陈老二交好一世，也

不知道他是那一路的为人。告诉你吧：他赌钱嫖婊子，没一件荒唐的事不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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